
新疆建设兵团一师三团
实现职工书屋建设全覆盖

本报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
大力发展职工书屋建设工程， 通过 “政策引
导、财政支持”等方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据介
绍， 该团在团财政投资 70 万元的基础上，争
取浙江省工会、 兵团工会和团工会的多方资
金支持，对该团原商场一楼进行改造和装修，
建成占地 610 平方米的标准化的职工图书
馆。截至目前，全团共有书屋总数 31 个，图书
总数达到了 10 万册，书屋挂牌、制度上墙、管
理人员等落实到位， 进而在全团实现了农家
书屋全覆盖目标。 （刘朝江 谢涛）

“不沉的网帖”

因为八年前的一封“吐槽信”，翟继光被
邀请进了中南海。

5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办公室召开座谈会， 主题是 “简政放
权”。成为群众代表列席会议的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 有了与高层
对话的机会。

“八年过去，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
还在。 ”翟继光在座谈会上直言。

八年前———2007 年 7 月，翟继光以为女
儿办准生证及落户北京的经历写了 《北大博
士给女儿的一封信：爸爸是个无能的人》。 在
这封信中，翟继光用哀伤的笔调，将所遭遇的
过多行政审批、过多需要核实的材料，在异地
办理中受到的诸多刁难，详尽披露出来。

今天，这封信在网络上被重新“点燃”，并
吸引了正在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的国务院有关
部门的目光。

2007 年 7 月 16 日， 翟继光一口气写完
了这封信。 搁置了一段时间， 待心情平复之
后，他把信放在了自己的博客上。起初并没有
什么动静，后经某网站推荐，这个帖子一下子
就火了。

此后， 政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简政放
权改革，而这封信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微博、
微信朋友圈中热热闹闹地传播一阵子。 网民
们称之为“不沉的网帖”。

八年过去了，自称“无能者”的翟继光内
心的“阴霾”是否已散去？

5 月的一天，记者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
校区）的科研楼四层休息区采访了他。

在“最后一公里”险些崩溃

女儿翟梓淇的北京户口具体哪天办下来
的，翟继光已经记不清楚了。

2007 年 7 月 16 日，也就是写信的那天，
北京昌平区松园派出所负责接待的女民警告
诉他，“办理这件事（户籍）的民警出差了，你
们下周再来吧。 ”

“最后一步还算顺利。 ”在翟继光的印象
当中，等民警回来，把材料一交，这个事情就
算办完了。

可就为了这“最后一步”，那些流程中没
有被打通的“最后一公里”，让翟继光几乎崩
溃。

这是翟梓淇第一次与“衙门口”深入地打
交道，这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什么叫‘不顺’。”

“我还是从头和你说起吧”———
2007 年 5 月 24 日，女儿出生。 翟继光开

始了为其办理北京户口的历程。 按照落户流
程，办理出生证（即《出生医学证明》）、变更准
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经当地派出所
审批后，女儿就能成为北京人了。

办出生证，去了医院 4 次，要么碰上不予
办理的时间， 要么就是材料有缺， 拿到证明
时，女儿已经快满月了。 女儿随父入户手续，
同样让翟继光煞费周折，当年北京实施的“放
宽随父入户条件”新政策让他赶了个头。

“学校保卫处询问派出所，人事处找保卫
处户籍科咨询……”如今说起“赶头阵”，翟继
光已经淡定，“毕竟是第一个， 当地派出所是
第一个办的，在政法大学也是第一个办的，后
来就好了，大家知道怎么办了。 ”

故事的重点是，与“衙门口”打交道，让翟
继光领略到了小人物的郁闷： 办北京准生证
时，第一次去昌平城北区街道办盖章时，工作
人员休假了。 第二次去被工作人员“数落”了
一顿，“到你所在地的居委会办理， 看不懂
吗？”翟继光只好“灰溜溜”地赶往居委会……

“我们为人父母，为孩子办准生证、落户
都是人生第一次。 比如说材料拿错了或者不
完整，办事人员为什么不能耐心地解释一下，
态度好一点？ ”提起当年的办事难，翟继光眉
头紧锁，“到那些办事部门就像受气的小媳妇
一样，不敢跟别人发火，你跟他瞪眼就完了，
他不给你办了，找谁都是求着人家的。 ”

“本来平时老百姓和政府都是各干各的
事情，老百姓没有什么事情不会找政府，政府
何必让大家生很难、死也难。 ”翟继光至今还
有牢骚。

“如今，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态度的确改善
了， 特别是针对企业的很多行政审批都在简
化。 ”翟继光认为，“但是，一些针对个人的行
政管理制度还没有改。即便在改的，步伐也都
很小———这是我的一个突出感受。 ”

“少交材料少盖章，少设审批少办证，少
设前置少限权”，5 月 14 日在中南海的座谈
会上， 翟继光就老百姓办证难的问题提出了
政策建议。

他在中南海座谈会上直陈自己的建议：
“办准生证，需要三级计生委都得盖章。 每盖
一次就得找一次人，烧一次香”，“其实根本没
有必要办准生证， 这是许多地方都设的行政
前置程序， 实际上已经限制了老百姓的合法
权利！ ”

难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

写信这一天的场景，翟继光记得很清楚。
2006 年刚从学校毕业时，翟继光与妻子

租住在西二旗附近，工作地点在昌平。西二旗
在北京是一个老地名， 也是一个庞大的人口
聚居区，在北京地铁昌平线尚未开通时，这里
的出行并不方便。

“到昌平校区，先坐车到西三旗桥下，然
后再坐 919 路公交车到沙河， 再转 345 快路
线，就是这么倒腾的。 顺利的话，就两个小时，
如果要等车就得两个半小时， 来回五个小时
在路上。 ”这是翟继光最初工作时的境况。 工
资 3000 元，一半是房租一半是全家的生活费。

缺钱， 是翟继光走出象牙塔后最直接的
感受。而这背后，还有一段不堪的故事并没有
在信中体现。

2004 年，翟继光博士在读。 未婚妻的一
个亲戚找到他，“说能在回龙观买到内部价的
经济适用房，20 万元就可以”。 这在当时可是
一笔“巨款”，自己读书期间靠奖学金、帮导师
做课题、在外兼职攒了 5 万元，然后再向身边
的同学东拼西凑借了 15 万元。

“两家关系很好的，谁会想到这是诈骗
呢？ ”那个亲戚被送进了监狱，钱却没要回

来，但借的钱必须得还，“那是生活最苦的时
候，有一个同学当时借给我 10 万元，本来说
的是一年内还清，后来拖了不短的时间才还
上。 ”

2006 年 2 月 14 日， 翟继光与未婚妻成
婚，一年后有了爱情结晶。 在哪里办准生证，
女儿是否能落户北京？ 这是翟继光当时最关
心的事。

根据北京 2003 年 8 月发布的公告，新生
儿户口随父随母自愿。然而，这条规定有一个
限制性条件：男方如为北京市集体户口，女方
为外地人，夫妻双方没有住房，其子女没有在
京落户资格。

“当时昌平的房价也不贵，身边的同事说
凑个首付买套房子就能解决问题了”，翟继光是
有苦说不出来，15 万元的债务像座大山压着
他，“出了被骗的事，向家里要钱是不可能的。 ”

所幸，就在 2007 年 4 月 19 日，北京户籍
管理发布 9 项新规，其中一项就是：只要男方
的集体户口不是在校生集体户口， 或驻京办
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即使女方为外省市
户口、双方在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其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都可以随父落户。

“真是老天有眼，看到了一线希望”，女儿
出生前几天才知道这一信息的翟继光无限感
慨。

“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的三年多时间，生
活一直都是很压抑的状态”， 翟继光说那是难
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户口办了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即将办成的时候，又遇到办事的民警出
差。 我就想完了，这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

翟继光觉得“憋不住了，必须把心里面的
东西写出来”。 2007 年 7 月 16 日晚上，在西
二旗的租住之地，“一直写到半夜， 从头到尾
一气呵成”。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写完了以后就
不再看了”，翟继光说。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者呢？ ”

翟继光的老家在苏北农村，“一个挺落后
的地方”。1979 年出生的他，18 岁那年以县文
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此后进
入法学院硕博连读 5 年。

谈起读书时光， 翟继光神采飞扬———这
与他回忆办户口时的神态相比判若两人。 大
学时，他两次获得北大“三好学生标兵”和“五
四奖学金”。 进入政法大学一年，也就是他女
儿出生的 5 月，他获得民商经济法学院 2007
年教学改革成果研讨会一等奖。

但这些从象牙塔中摘得的荣冠， 并不代
表生活的全部。现实中的凛冽与挫折，让他丢

盔弃甲、不断败北。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
者呢？”这个设问，这些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至
今，翟继光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回答。

面对记者的采访，翟继光给出了自己的态
度：“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有本事，但是一出这个领域，就发现自己没
本事了。 在大城市里，办事的成本、人际交往的
成本很高、很高。 按正常规则来，走不通。 按潜
规则来，内心又很抵制。 我希望的一个理想状
态是什么呢？ 我希望把自己的本事用在教学
上，而不是把本事用在拉关系走后门上。 ”

沉重的现实境遇， 让休息区的气氛变得
有些凝重。 翟继光“换”了一个愉快的话题。

随着艰难时间的过去， 翟继光一家的生
活开始转好了———

2008 年，他拥有了私家车；隔了一年，在
昌平买了一套 140 平方米的房子； 再过了一
年，评上了副教授。

“买房买车全部靠我的嗓子， 也是蛮拼
的”， 翟继光说，“被诈骗的事情出来以后，欠

了很多的钱，再加上给孩子办户口，生活给我
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课：没有钱不行！ ”

外出讲课，这是一些高校教师赚钱的“门
路”。 还是讲师时，一节课 70 元，一天四节课
共 280 元， 别人觉得便宜， 翟继光也会接下
来，“早上 8 点的课，我 5 点就起床往外赶，一
天下来累得不行”。因为讲得不错、又能吃苦，
这样的机会就没有断过。他粗略算过，一年中
至少有 1/3 的时间在外讲课。

女儿如今在昌平某小学读二年级，“不需
要外出的时候，我就早上送女儿去学校，中午
把她接回家吃饭，下午再送到学校里去，下课
再去接她回家。我喜欢这样的来来回回，在学
校门口等着女儿出来，很开心。 ”翟继光的神
情松弛，那是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今年 5 月 24 日，女儿就整整 8 岁了。 也
许某天，她会看到父亲写给她的这封公开信。

“希望她不要再复制我的人生轨迹，希望
我那封信里的故事成为历史。 ”天色已暗，翟
继光对记者说，他还得奔赴下一个讲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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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是一个老地名， 也是一个庞大的人口
聚居区，在北京地铁昌平线尚未开通时，这里
的出行并不方便。

“到昌平校区，先坐车到西三旗桥下，然
后再坐 919 路公交车到沙河， 再转 345 快路
线，就是这么倒腾的。 顺利的话，就两个小时，
如果要等车就得两个半小时， 来回五个小时
在路上。 ”这是翟继光最初工作时的境况。 工
资 3000 元，一半是房租一半是全家的生活费。

缺钱， 是翟继光走出象牙塔后最直接的
感受。而这背后，还有一段不堪的故事并没有
在信中体现。

2004 年，翟继光博士在读。 未婚妻的一
个亲戚找到他，“说能在回龙观买到内部价的
经济适用房，20 万元就可以”。 这在当时可是
一笔“巨款”，自己读书期间靠奖学金、帮导师
做课题、在外兼职攒了 5 万元，然后再向身边
的同学东拼西凑借了 15 万元。

“两家关系很好的，谁会想到这是诈骗
呢？ ”那个亲戚被送进了监狱，钱却没要回

来，但借的钱必须得还，“那是生活最苦的时
候，有一个同学当时借给我 10 万元，本来说
的是一年内还清，后来拖了不短的时间才还
上。 ”

2006 年 2 月 14 日， 翟继光与未婚妻成
婚，一年后有了爱情结晶。 在哪里办准生证，
女儿是否能落户北京？ 这是翟继光当时最关
心的事。

根据北京 2003 年 8 月发布的公告，新生
儿户口随父随母自愿。然而，这条规定有一个
限制性条件：男方如为北京市集体户口，女方
为外地人，夫妻双方没有住房，其子女没有在
京落户资格。

“当时昌平的房价也不贵，身边的同事说
凑个首付买套房子就能解决问题了”，翟继光是
有苦说不出来，15 万元的债务像座大山压着
他，“出了被骗的事，向家里要钱是不可能的。 ”

所幸，就在 2007 年 4 月 19 日，北京户籍
管理发布 9 项新规，其中一项就是：只要男方
的集体户口不是在校生集体户口， 或驻京办
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即使女方为外省市
户口、双方在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其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都可以随父落户。

“真是老天有眼，看到了一线希望”，女儿
出生前几天才知道这一信息的翟继光无限感
慨。

“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的三年多时间，生
活一直都是很压抑的状态”， 翟继光说那是难
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户口办了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即将办成的时候，又遇到办事的民警出
差。 我就想完了，这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

翟继光觉得“憋不住了，必须把心里面的
东西写出来”。 2007 年 7 月 16 日晚上，在西
二旗的租住之地，“一直写到半夜， 从头到尾
一气呵成”。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写完了以后就
不再看了”，翟继光说。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者呢？ ”

翟继光的老家在苏北农村，“一个挺落后
的地方”。1979 年出生的他，18 岁那年以县文
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此后进
入法学院硕博连读 5 年。

谈起读书时光， 翟继光神采飞扬———这
与他回忆办户口时的神态相比判若两人。 大
学时，他两次获得北大“三好学生标兵”和“五
四奖学金”。 进入政法大学一年，也就是他女
儿出生的 5 月，他获得民商经济法学院 2007
年教学改革成果研讨会一等奖。

但这些从象牙塔中摘得的荣冠， 并不代
表生活的全部。现实中的凛冽与挫折，让他丢

盔弃甲、不断败北。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
者呢？”这个设问，这些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至
今，翟继光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回答。

面对记者的采访，翟继光给出了自己的态
度：“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有本事，但是一出这个领域，就发现自己没
本事了。 在大城市里，办事的成本、人际交往的
成本很高、很高。 按正常规则来，走不通。 按潜
规则来，内心又很抵制。 我希望的一个理想状
态是什么呢？ 我希望把自己的本事用在教学
上，而不是把本事用在拉关系走后门上。 ”

沉重的现实境遇， 让休息区的气氛变得
有些凝重。 翟继光“换”了一个愉快的话题。

随着艰难时间的过去， 翟继光一家的生
活开始转好了———

2008 年，他拥有了私家车；隔了一年，在
昌平买了一套 140 平方米的房子； 再过了一
年，评上了副教授。

“买房买车全部靠我的嗓子， 也是蛮拼
的”， 翟继光说，“被诈骗的事情出来以后，欠

了很多的钱，再加上给孩子办户口，生活给我
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课：没有钱不行！ ”

外出讲课，这是一些高校教师赚钱的“门
路”。 还是讲师时，一节课 70 元，一天四节课
共 280 元， 别人觉得便宜， 翟继光也会接下
来，“早上 8 点的课，我 5 点就起床往外赶，一
天下来累得不行”。因为讲得不错、又能吃苦，
这样的机会就没有断过。他粗略算过，一年中
至少有 1/3 的时间在外讲课。

女儿如今在昌平某小学读二年级，“不需
要外出的时候，我就早上送女儿去学校，中午
把她接回家吃饭，下午再送到学校里去，下课
再去接她回家。我喜欢这样的来来回回，在学
校门口等着女儿出来，很开心。 ”翟继光的神
情松弛，那是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今年 5 月 24 日，女儿就整整 8 岁了。 也
许某天，她会看到父亲写给她的这封公开信。

“希望她不要再复制我的人生轨迹，希望
我那封信里的故事成为历史。 ”天色已暗，翟
继光对记者说，他还得奔赴下一个讲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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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女儿，是翟继光最幸福的时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为加快推进国网公司美丽乡村配电网试
点村建设，日前，浙江省安吉县供电公司召开
美丽乡村配电网试点建设工作启动会。

安吉县溪龙乡及所属的黄杜村、 溪龙村
作为国网公司 “服务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
建设的供电保障能力与政策研究课题研究成
果”试点，均为安吉白茶产业聚集地，随着白
茶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当地形成了种植、
采摘、加工和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 4 月 22
日，在省公司下发的《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关
于开展我省新型城镇化、 美丽乡村配电网试
点建设工作的通知》中，黄杜村又被省公司定
为美丽乡村配电网试点之一。

为保障该项目的顺利推进，连日来，安吉

县供电公司已紧锣密鼓地开展了系列相关工
作， 成立安吉县美丽乡村配电网试点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和 4 个工作小组， 并联络地方政
府和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 明确了对试点村
配电网建设工作目标和职责分工。 对两村的
美丽乡村配电网试点建设工作作了详细地研
究和部署，合理调配施工计划和力量，尽快完
成资料收集工作和与当地政府、 村委的沟通
协调工作，积极寻求政策支持。

安吉县供电公司将充分利用国网公司、
省公司发布的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典型供
电模式等研究成果， 努力将试点配电网建设
好，以点带面，形成典型经验，为今后村庄网
格化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借签。 （金玮）

安吉供电积极开展美丽乡村配电网试点村建设

亲爱的女儿：
爸爸是个无能的人。 很多事情都办不

好，请你原谅。爸爸把你带到这个世界可能
是个错误，当然，更大的错误是爸爸自己来
到了这个世界。

……
给你讲其中的一件事情吧。 记得 （江

西）新余市计生办给你外公一张表，要求你
爸爸所在地的计生办盖章。 你外公用特快
专递将那张表寄到北京，你爸爸填好了，先
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了章， 然后到北
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盖章，
办事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这张表要重新
填写，因为你没有用签字笔填写。 ”我跟那
位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从新余快递过来
的，如果重新寄过来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孩
子都快生了。”那位工作人员说：“即使给你
盖了章， 回去也不能用， 还会让你再来盖
章。 ”我说：“那就先帮我盖上吧，如果需要
修改，到时候我再来盖。”那位工作人员说：
“那可不行，章可不是随便盖的，你想好了，
如果现在你坚持要盖，我可以给你盖，但以
后就别想再找我盖了。 ”你爸爸想，万一这
个表格真的不能用，现在盖了章，以后人家
就不给盖了，那可怎么办呢？ 没办法，你爸
爸只能回到学校。 从学校到城北街道办大
约是 3 里地，爸爸走着去，又走回来。

……
5 月 24 日，你来到了这个世界。 你爸

爸也开始了艰苦的给你办户口的历程。 先
是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办出生证， 先后就
去了四次才办成。 第一次去，是周五，人家
说，周二周四办理，其他的时间不办理。 你
爸爸因为周二上午要在昌平给你可爱的大
哥哥、 大姐姐们讲课， 只能等下周去办理
了。第二次去，你爸爸没有把集体户口封面
的复印件带去，不能办理。人民医院在办理
出生证的说明中并没有强调集体户口要把
封面复印件带去，这也不能怪你爸爸。只好
等下个周四再去。 第三次去，办好了，但不

能当天拿，只能等周三下午去拿。而周三下
午你爸爸还要到昌平给你可爱的大哥哥、
大姐姐们讲课。为了不再往后拖一周，只好
辛苦你外婆去帮你领证了。拿到出生证时，
你已经快满月了！！

……
第二天，你爸爸又去学校给你办户口。

人事处的老师也不敢任意给盖章， 又打电
话咨询了学校保卫处户籍科的老师， 说我
必须有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盖
章的准生证才能给盖章。 你爸爸只好先去
办理北京市的准生证。 先到中国政法大学
计生办盖章，计生办的老师态度还很好，很
快给你爸爸盖好了章，写好了证明。接着你
爸爸又去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去盖
章，一打听，盖章的那位工作人员休假了，
下周四才能回来。

……
7 月 16 日，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你爸

爸再次去昌平给你办户口。 到了北京市昌
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 那位工作人员拿
着我的材料看了看， 说：“北京市的准生证
呢？”我说：“我现在就来办啊！”那位工作人
员让我把当时给我的材料清单拿出来，然
后指着上面的文字说：“你是不是老师？ 这
上面写得这么清楚， 到你所在地的居委会
办理，看不懂吗？ ”你爸爸只好“灰溜溜”地
走出来，去找中国政法大学居委会。

……
孩子，（你已经快 60 天）， 至今我还没

有帮你办好户口。 办个户口真难啊！
爱你的爸爸

2007 年 7 月 16 日 23 点 55 分

（《爸爸是个无能的人》节选）

北大博士给女儿的信

爸爸是个无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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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俊宇

“不沉的网帖”

因为八年前的一封“吐槽信”，翟继光被
邀请进了中南海。

5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办公室召开座谈会， 主题是 “简政放
权”。成为群众代表列席会议的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 有了与高层
对话的机会。

“八年过去，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
还在。 ”翟继光在座谈会上直言。

八年前———2007 年 7 月，翟继光以为女
儿办准生证及落户北京的经历写了 《北大博
士给女儿的一封信：爸爸是个无能的人》。 在
这封信中，翟继光用哀伤的笔调，将所遭遇的
过多行政审批、过多需要核实的材料，在异地
办理中受到的诸多刁难，详尽披露出来。

今天，这封信在网络上被重新“点燃”，并
吸引了正在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的国务院有关
部门的目光。

2007 年 7 月 16 日， 翟继光一口气写完
了这封信。 搁置了一段时间， 待心情平复之
后，他把信放在了自己的博客上。起初并没有
什么动静，后经某网站推荐，这个帖子一下子
就火了。

此后， 政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简政放
权改革，而这封信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微博、
微信朋友圈中热热闹闹地传播一阵子。 网民
们称之为“不沉的网帖”。

八年过去了，自称“无能者”的翟继光内
心的“阴霾”是否已散去？

5 月的一天，记者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
校区）的科研楼四层休息区采访了他。

在“最后一公里”险些崩溃

女儿翟梓淇的北京户口具体哪天办下来
的，翟继光已经记不清楚了。

2007 年 7 月 16 日，也就是写信的那天，
北京昌平区松园派出所负责接待的女民警告
诉他，“办理这件事（户籍）的民警出差了，你
们下周再来吧。 ”

“最后一步还算顺利。 ”在翟继光的印象
当中，等民警回来，把材料一交，这个事情就
算办完了。

可就为了这“最后一步”，那些流程中没
有被打通的“最后一公里”，让翟继光几乎崩
溃。

这是翟梓淇第一次与“衙门口”深入地打
交道，这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什么叫‘不顺’。”

“我还是从头和你说起吧”———
2007 年 5 月 24 日，女儿出生。 翟继光开

始了为其办理北京户口的历程。 按照落户流
程，办理出生证（即《出生医学证明》）、变更准
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经当地派出所
审批后，女儿就能成为北京人了。

办出生证，去了医院 4 次，要么碰上不予
办理的时间， 要么就是材料有缺， 拿到证明
时，女儿已经快满月了。 女儿随父入户手续，
同样让翟继光煞费周折，当年北京实施的“放
宽随父入户条件”新政策让他赶了个头。

“学校保卫处询问派出所，人事处找保卫
处户籍科咨询……”如今说起“赶头阵”，翟继
光已经淡定，“毕竟是第一个， 当地派出所是
第一个办的，在政法大学也是第一个办的，后
来就好了，大家知道怎么办了。 ”

故事的重点是，与“衙门口”打交道，让翟
继光领略到了小人物的郁闷： 办北京准生证
时，第一次去昌平城北区街道办盖章时，工作
人员休假了。 第二次去被工作人员“数落”了
一顿，“到你所在地的居委会办理， 看不懂
吗？”翟继光只好“灰溜溜”地赶往居委会……

“我们为人父母，为孩子办准生证、落户
都是人生第一次。 比如说材料拿错了或者不
完整，办事人员为什么不能耐心地解释一下，
态度好一点？ ”提起当年的办事难，翟继光眉
头紧锁，“到那些办事部门就像受气的小媳妇
一样，不敢跟别人发火，你跟他瞪眼就完了，
他不给你办了，找谁都是求着人家的。 ”

“本来平时老百姓和政府都是各干各的
事情，老百姓没有什么事情不会找政府，政府
何必让大家生很难、死也难。 ”翟继光至今还
有牢骚。

“如今，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态度的确改善
了， 特别是针对企业的很多行政审批都在简
化。 ”翟继光认为，“但是，一些针对个人的行
政管理制度还没有改。即便在改的，步伐也都
很小———这是我的一个突出感受。 ”

“少交材料少盖章，少设审批少办证，少
设前置少限权”，5 月 14 日在中南海的座谈
会上， 翟继光就老百姓办证难的问题提出了
政策建议。

他在中南海座谈会上直陈自己的建议：
“办准生证，需要三级计生委都得盖章。 每盖
一次就得找一次人，烧一次香”，“其实根本没
有必要办准生证， 这是许多地方都设的行政
前置程序， 实际上已经限制了老百姓的合法
权利！ ”

难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

写信这一天的场景，翟继光记得很清楚。
2006 年刚从学校毕业时，翟继光与妻子

租住在西二旗附近，工作地点在昌平。西二旗
在北京是一个老地名， 也是一个庞大的人口
聚居区，在北京地铁昌平线尚未开通时，这里
的出行并不方便。

“到昌平校区，先坐车到西三旗桥下，然
后再坐 919 路公交车到沙河， 再转 345 快路
线，就是这么倒腾的。 顺利的话，就两个小时，
如果要等车就得两个半小时， 来回五个小时
在路上。 ”这是翟继光最初工作时的境况。 工
资 3000 元，一半是房租一半是全家的生活费。

缺钱， 是翟继光走出象牙塔后最直接的
感受。而这背后，还有一段不堪的故事并没有
在信中体现。

2004 年，翟继光博士在读。 未婚妻的一
个亲戚找到他，“说能在回龙观买到内部价的
经济适用房，20 万元就可以”。 这在当时可是
一笔“巨款”，自己读书期间靠奖学金、帮导师
做课题、在外兼职攒了 5 万元，然后再向身边
的同学东拼西凑借了 15 万元。

“两家关系很好的，谁会想到这是诈骗
呢？ ”那个亲戚被送进了监狱，钱却没要回

来，但借的钱必须得还，“那是生活最苦的时
候，有一个同学当时借给我 10 万元，本来说
的是一年内还清，后来拖了不短的时间才还
上。 ”

2006 年 2 月 14 日， 翟继光与未婚妻成
婚，一年后有了爱情结晶。 在哪里办准生证，
女儿是否能落户北京？ 这是翟继光当时最关
心的事。

根据北京 2003 年 8 月发布的公告，新生
儿户口随父随母自愿。然而，这条规定有一个
限制性条件：男方如为北京市集体户口，女方
为外地人，夫妻双方没有住房，其子女没有在
京落户资格。

“当时昌平的房价也不贵，身边的同事说
凑个首付买套房子就能解决问题了”，翟继光是
有苦说不出来，15 万元的债务像座大山压着
他，“出了被骗的事，向家里要钱是不可能的。 ”

所幸，就在 2007 年 4 月 19 日，北京户籍
管理发布 9 项新规，其中一项就是：只要男方
的集体户口不是在校生集体户口， 或驻京办
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即使女方为外省市
户口、双方在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其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都可以随父落户。

“真是老天有眼，看到了一线希望”，女儿
出生前几天才知道这一信息的翟继光无限感
慨。

“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的三年多时间，生
活一直都是很压抑的状态”， 翟继光说那是难
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户口办了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即将办成的时候，又遇到办事的民警出
差。 我就想完了，这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

翟继光觉得“憋不住了，必须把心里面的
东西写出来”。 2007 年 7 月 16 日晚上，在西
二旗的租住之地，“一直写到半夜， 从头到尾
一气呵成”。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写完了以后就
不再看了”，翟继光说。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者呢？ ”

翟继光的老家在苏北农村，“一个挺落后
的地方”。1979 年出生的他，18 岁那年以县文
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此后进
入法学院硕博连读 5 年。

谈起读书时光， 翟继光神采飞扬———这
与他回忆办户口时的神态相比判若两人。 大
学时，他两次获得北大“三好学生标兵”和“五
四奖学金”。 进入政法大学一年，也就是他女
儿出生的 5 月，他获得民商经济法学院 2007
年教学改革成果研讨会一等奖。

但这些从象牙塔中摘得的荣冠， 并不代
表生活的全部。现实中的凛冽与挫折，让他丢

盔弃甲、不断败北。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
者呢？”这个设问，这些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至
今，翟继光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回答。

面对记者的采访，翟继光给出了自己的态
度：“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有本事，但是一出这个领域，就发现自己没
本事了。 在大城市里，办事的成本、人际交往的
成本很高、很高。 按正常规则来，走不通。 按潜
规则来，内心又很抵制。 我希望的一个理想状
态是什么呢？ 我希望把自己的本事用在教学
上，而不是把本事用在拉关系走后门上。 ”

沉重的现实境遇， 让休息区的气氛变得
有些凝重。 翟继光“换”了一个愉快的话题。

随着艰难时间的过去， 翟继光一家的生
活开始转好了———

2008 年，他拥有了私家车；隔了一年，在
昌平买了一套 140 平方米的房子； 再过了一
年，评上了副教授。

“买房买车全部靠我的嗓子， 也是蛮拼
的”， 翟继光说，“被诈骗的事情出来以后，欠

了很多的钱，再加上给孩子办户口，生活给我
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课：没有钱不行！ ”

外出讲课，这是一些高校教师赚钱的“门
路”。 还是讲师时，一节课 70 元，一天四节课
共 280 元， 别人觉得便宜， 翟继光也会接下
来，“早上 8 点的课，我 5 点就起床往外赶，一
天下来累得不行”。因为讲得不错、又能吃苦，
这样的机会就没有断过。他粗略算过，一年中
至少有 1/3 的时间在外讲课。

女儿如今在昌平某小学读二年级，“不需
要外出的时候，我就早上送女儿去学校，中午
把她接回家吃饭，下午再送到学校里去，下课
再去接她回家。我喜欢这样的来来回回，在学
校门口等着女儿出来，很开心。 ”翟继光的神
情松弛，那是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今年 5 月 24 日，女儿就整整 8 岁了。 也
许某天，她会看到父亲写给她的这封公开信。

“希望她不要再复制我的人生轨迹，希望
我那封信里的故事成为历史。 ”天色已暗，翟
继光对记者说，他还得奔赴下一个讲课地点。

“不沉的网帖”

因为八年前的一封“吐槽信”，翟继光被
邀请进了中南海。

5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办公室召开座谈会， 主题是 “简政放
权”。成为群众代表列席会议的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 有了与高层
对话的机会。

“八年过去，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
还在。 ”翟继光在座谈会上直言。

八年前———2007 年 7 月，翟继光以为女
儿办准生证及落户北京的经历写了 《北大博
士给女儿的一封信：爸爸是个无能的人》。 在
这封信中，翟继光用哀伤的笔调，将所遭遇的
过多行政审批、过多需要核实的材料，在异地
办理中受到的诸多刁难，详尽披露出来。

今天，这封信在网络上被重新“点燃”，并
吸引了正在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的国务院有关
部门的目光。

2007 年 7 月 16 日， 翟继光一口气写完
了这封信。 搁置了一段时间， 待心情平复之
后，他把信放在了自己的博客上。起初并没有
什么动静，后经某网站推荐，这个帖子一下子
就火了。

此后， 政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简政放
权改革，而这封信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微博、
微信朋友圈中热热闹闹地传播一阵子。 网民
们称之为“不沉的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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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下周再来吧。 ”

“最后一步还算顺利。 ”在翟继光的印象
当中，等民警回来，把材料一交，这个事情就
算办完了。

可就为了这“最后一步”，那些流程中没
有被打通的“最后一公里”，让翟继光几乎崩
溃。

这是翟梓淇第一次与“衙门口”深入地打
交道，这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什么叫‘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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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后，女儿就能成为北京人了。

办出生证，去了医院 4 次，要么碰上不予
办理的时间， 要么就是材料有缺， 拿到证明
时，女儿已经快满月了。 女儿随父入户手续，
同样让翟继光煞费周折，当年北京实施的“放
宽随父入户条件”新政策让他赶了个头。

“学校保卫处询问派出所，人事处找保卫
处户籍科咨询……”如今说起“赶头阵”，翟继
光已经淡定，“毕竟是第一个， 当地派出所是
第一个办的，在政法大学也是第一个办的，后
来就好了，大家知道怎么办了。 ”

故事的重点是，与“衙门口”打交道，让翟
继光领略到了小人物的郁闷： 办北京准生证
时，第一次去昌平城北区街道办盖章时，工作
人员休假了。 第二次去被工作人员“数落”了
一顿，“到你所在地的居委会办理， 看不懂
吗？”翟继光只好“灰溜溜”地赶往居委会……

“我们为人父母，为孩子办准生证、落户
都是人生第一次。 比如说材料拿错了或者不
完整，办事人员为什么不能耐心地解释一下，
态度好一点？ ”提起当年的办事难，翟继光眉
头紧锁，“到那些办事部门就像受气的小媳妇
一样，不敢跟别人发火，你跟他瞪眼就完了，
他不给你办了，找谁都是求着人家的。 ”

“本来平时老百姓和政府都是各干各的
事情，老百姓没有什么事情不会找政府，政府
何必让大家生很难、死也难。 ”翟继光至今还
有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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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特别是针对企业的很多行政审批都在简
化。 ”翟继光认为，“但是，一些针对个人的行
政管理制度还没有改。即便在改的，步伐也都
很小———这是我的一个突出感受。 ”

“少交材料少盖章，少设审批少办证，少
设前置少限权”，5 月 14 日在中南海的座谈
会上， 翟继光就老百姓办证难的问题提出了
政策建议。

他在中南海座谈会上直陈自己的建议：
“办准生证，需要三级计生委都得盖章。 每盖
一次就得找一次人，烧一次香”，“其实根本没
有必要办准生证， 这是许多地方都设的行政
前置程序， 实际上已经限制了老百姓的合法
权利！ ”

难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

写信这一天的场景，翟继光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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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是一个老地名， 也是一个庞大的人口
聚居区，在北京地铁昌平线尚未开通时，这里
的出行并不方便。

“到昌平校区，先坐车到西三旗桥下，然
后再坐 919 路公交车到沙河， 再转 345 快路
线，就是这么倒腾的。 顺利的话，就两个小时，
如果要等车就得两个半小时， 来回五个小时
在路上。 ”这是翟继光最初工作时的境况。 工
资 3000 元，一半是房租一半是全家的生活费。

缺钱， 是翟继光走出象牙塔后最直接的
感受。而这背后，还有一段不堪的故事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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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亲戚找到他，“说能在回龙观买到内部价的
经济适用房，20 万元就可以”。 这在当时可是
一笔“巨款”，自己读书期间靠奖学金、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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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有一个同学当时借给我 10 万元，本来说
的是一年内还清，后来拖了不短的时间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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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一年后有了爱情结晶。 在哪里办准生证，
女儿是否能落户北京？ 这是翟继光当时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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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地人，夫妻双方没有住房，其子女没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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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苦说不出来，15 万元的债务像座大山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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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就在 2007 年 4 月 19 日，北京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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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的三年多时间，生
活一直都是很压抑的状态”， 翟继光说那是难
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户口办了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即将办成的时候，又遇到办事的民警出
差。 我就想完了，这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

翟继光觉得“憋不住了，必须把心里面的
东西写出来”。 2007 年 7 月 16 日晚上，在西
二旗的租住之地，“一直写到半夜， 从头到尾
一气呵成”。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写完了以后就
不再看了”，翟继光说。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者呢？ ”

翟继光的老家在苏北农村，“一个挺落后
的地方”。1979 年出生的他，18 岁那年以县文
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此后进
入法学院硕博连读 5 年。

谈起读书时光， 翟继光神采飞扬———这
与他回忆办户口时的神态相比判若两人。 大
学时，他两次获得北大“三好学生标兵”和“五
四奖学金”。 进入政法大学一年，也就是他女
儿出生的 5 月，他获得民商经济法学院 2007
年教学改革成果研讨会一等奖。

但这些从象牙塔中摘得的荣冠， 并不代
表生活的全部。现实中的凛冽与挫折，让他丢

盔弃甲、不断败北。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
者呢？”这个设问，这些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至
今，翟继光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回答。

面对记者的采访，翟继光给出了自己的态
度：“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有本事，但是一出这个领域，就发现自己没
本事了。 在大城市里，办事的成本、人际交往的
成本很高、很高。 按正常规则来，走不通。 按潜
规则来，内心又很抵制。 我希望的一个理想状
态是什么呢？ 我希望把自己的本事用在教学
上，而不是把本事用在拉关系走后门上。 ”

沉重的现实境遇， 让休息区的气氛变得
有些凝重。 翟继光“换”了一个愉快的话题。

随着艰难时间的过去， 翟继光一家的生
活开始转好了———

2008 年，他拥有了私家车；隔了一年，在
昌平买了一套 140 平方米的房子； 再过了一
年，评上了副教授。

“买房买车全部靠我的嗓子， 也是蛮拼
的”， 翟继光说，“被诈骗的事情出来以后，欠

了很多的钱，再加上给孩子办户口，生活给我
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课：没有钱不行！ ”

外出讲课，这是一些高校教师赚钱的“门
路”。 还是讲师时，一节课 70 元，一天四节课
共 280 元， 别人觉得便宜， 翟继光也会接下
来，“早上 8 点的课，我 5 点就起床往外赶，一
天下来累得不行”。因为讲得不错、又能吃苦，
这样的机会就没有断过。他粗略算过，一年中
至少有 1/3 的时间在外讲课。

女儿如今在昌平某小学读二年级，“不需
要外出的时候，我就早上送女儿去学校，中午
把她接回家吃饭，下午再送到学校里去，下课
再去接她回家。我喜欢这样的来来回回，在学
校门口等着女儿出来，很开心。 ”翟继光的神
情松弛，那是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今年 5 月 24 日，女儿就整整 8 岁了。 也
许某天，她会看到父亲写给她的这封公开信。

“希望她不要再复制我的人生轨迹，希望
我那封信里的故事成为历史。 ”天色已暗，翟
继光对记者说，他还得奔赴下一个讲课地点。

“不沉的网帖”

因为八年前的一封“吐槽信”，翟继光被
邀请进了中南海。

5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办公室召开座谈会， 主题是 “简政放
权”。成为群众代表列席会议的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 有了与高层
对话的机会。

“八年过去，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
还在。 ”翟继光在座谈会上直言。

八年前———2007 年 7 月，翟继光以为女
儿办准生证及落户北京的经历写了 《北大博
士给女儿的一封信：爸爸是个无能的人》。 在
这封信中，翟继光用哀伤的笔调，将所遭遇的
过多行政审批、过多需要核实的材料，在异地
办理中受到的诸多刁难，详尽披露出来。

今天，这封信在网络上被重新“点燃”，并
吸引了正在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的国务院有关
部门的目光。

2007 年 7 月 16 日， 翟继光一口气写完
了这封信。 搁置了一段时间， 待心情平复之
后，他把信放在了自己的博客上。起初并没有
什么动静，后经某网站推荐，这个帖子一下子
就火了。

此后， 政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简政放
权改革，而这封信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微博、
微信朋友圈中热热闹闹地传播一阵子。 网民
们称之为“不沉的网帖”。

八年过去了，自称“无能者”的翟继光内
心的“阴霾”是否已散去？

5 月的一天，记者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
校区）的科研楼四层休息区采访了他。

在“最后一公里”险些崩溃

女儿翟梓淇的北京户口具体哪天办下来
的，翟继光已经记不清楚了。

2007 年 7 月 16 日，也就是写信的那天，
北京昌平区松园派出所负责接待的女民警告
诉他，“办理这件事（户籍）的民警出差了，你
们下周再来吧。 ”

“最后一步还算顺利。 ”在翟继光的印象
当中，等民警回来，把材料一交，这个事情就
算办完了。

可就为了这“最后一步”，那些流程中没
有被打通的“最后一公里”，让翟继光几乎崩
溃。

这是翟梓淇第一次与“衙门口”深入地打
交道，这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什么叫‘不顺’。”

“我还是从头和你说起吧”———
2007 年 5 月 24 日，女儿出生。 翟继光开

始了为其办理北京户口的历程。 按照落户流
程，办理出生证（即《出生医学证明》）、变更准
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经当地派出所
审批后，女儿就能成为北京人了。

办出生证，去了医院 4 次，要么碰上不予
办理的时间， 要么就是材料有缺， 拿到证明
时，女儿已经快满月了。 女儿随父入户手续，
同样让翟继光煞费周折，当年北京实施的“放
宽随父入户条件”新政策让他赶了个头。

“学校保卫处询问派出所，人事处找保卫
处户籍科咨询……”如今说起“赶头阵”，翟继
光已经淡定，“毕竟是第一个， 当地派出所是
第一个办的，在政法大学也是第一个办的，后
来就好了，大家知道怎么办了。 ”

故事的重点是，与“衙门口”打交道，让翟
继光领略到了小人物的郁闷： 办北京准生证
时，第一次去昌平城北区街道办盖章时，工作
人员休假了。 第二次去被工作人员“数落”了
一顿，“到你所在地的居委会办理， 看不懂
吗？”翟继光只好“灰溜溜”地赶往居委会……

“我们为人父母，为孩子办准生证、落户
都是人生第一次。 比如说材料拿错了或者不
完整，办事人员为什么不能耐心地解释一下，
态度好一点？ ”提起当年的办事难，翟继光眉
头紧锁，“到那些办事部门就像受气的小媳妇
一样，不敢跟别人发火，你跟他瞪眼就完了，
他不给你办了，找谁都是求着人家的。 ”

“本来平时老百姓和政府都是各干各的
事情，老百姓没有什么事情不会找政府，政府
何必让大家生很难、死也难。 ”翟继光至今还
有牢骚。

“如今，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态度的确改善
了， 特别是针对企业的很多行政审批都在简
化。 ”翟继光认为，“但是，一些针对个人的行
政管理制度还没有改。即便在改的，步伐也都
很小———这是我的一个突出感受。 ”

“少交材料少盖章，少设审批少办证，少
设前置少限权”，5 月 14 日在中南海的座谈
会上， 翟继光就老百姓办证难的问题提出了
政策建议。

他在中南海座谈会上直陈自己的建议：
“办准生证，需要三级计生委都得盖章。 每盖
一次就得找一次人，烧一次香”，“其实根本没
有必要办准生证， 这是许多地方都设的行政
前置程序， 实际上已经限制了老百姓的合法
权利！ ”

难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

写信这一天的场景，翟继光记得很清楚。
2006 年刚从学校毕业时，翟继光与妻子

租住在西二旗附近，工作地点在昌平。西二旗
在北京是一个老地名， 也是一个庞大的人口
聚居区，在北京地铁昌平线尚未开通时，这里
的出行并不方便。

“到昌平校区，先坐车到西三旗桥下，然
后再坐 919 路公交车到沙河， 再转 345 快路
线，就是这么倒腾的。 顺利的话，就两个小时，
如果要等车就得两个半小时， 来回五个小时
在路上。 ”这是翟继光最初工作时的境况。 工
资 3000 元，一半是房租一半是全家的生活费。

缺钱， 是翟继光走出象牙塔后最直接的
感受。而这背后，还有一段不堪的故事并没有
在信中体现。

2004 年，翟继光博士在读。 未婚妻的一
个亲戚找到他，“说能在回龙观买到内部价的
经济适用房，20 万元就可以”。 这在当时可是
一笔“巨款”，自己读书期间靠奖学金、帮导师
做课题、在外兼职攒了 5 万元，然后再向身边
的同学东拼西凑借了 15 万元。

“两家关系很好的，谁会想到这是诈骗
呢？ ”那个亲戚被送进了监狱，钱却没要回

来，但借的钱必须得还，“那是生活最苦的时
候，有一个同学当时借给我 10 万元，本来说
的是一年内还清，后来拖了不短的时间才还
上。 ”

2006 年 2 月 14 日， 翟继光与未婚妻成
婚，一年后有了爱情结晶。 在哪里办准生证，
女儿是否能落户北京？ 这是翟继光当时最关
心的事。

根据北京 2003 年 8 月发布的公告，新生
儿户口随父随母自愿。然而，这条规定有一个
限制性条件：男方如为北京市集体户口，女方
为外地人，夫妻双方没有住房，其子女没有在
京落户资格。

“当时昌平的房价也不贵，身边的同事说
凑个首付买套房子就能解决问题了”，翟继光是
有苦说不出来，15 万元的债务像座大山压着
他，“出了被骗的事，向家里要钱是不可能的。 ”

所幸，就在 2007 年 4 月 19 日，北京户籍
管理发布 9 项新规，其中一项就是：只要男方
的集体户口不是在校生集体户口， 或驻京办
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即使女方为外省市
户口、双方在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其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都可以随父落户。

“真是老天有眼，看到了一线希望”，女儿
出生前几天才知道这一信息的翟继光无限感
慨。

“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的三年多时间，生
活一直都是很压抑的状态”， 翟继光说那是难
以磨灭的不愉快记忆，“户口办了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即将办成的时候，又遇到办事的民警出
差。 我就想完了，这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

翟继光觉得“憋不住了，必须把心里面的
东西写出来”。 2007 年 7 月 16 日晚上，在西
二旗的租住之地，“一直写到半夜， 从头到尾
一气呵成”。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写完了以后就
不再看了”，翟继光说。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者呢？ ”

翟继光的老家在苏北农村，“一个挺落后
的地方”。1979 年出生的他，18 岁那年以县文
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此后进
入法学院硕博连读 5 年。

谈起读书时光， 翟继光神采飞扬———这
与他回忆办户口时的神态相比判若两人。 大
学时，他两次获得北大“三好学生标兵”和“五
四奖学金”。 进入政法大学一年，也就是他女
儿出生的 5 月，他获得民商经济法学院 2007
年教学改革成果研讨会一等奖。

但这些从象牙塔中摘得的荣冠， 并不代
表生活的全部。现实中的凛冽与挫折，让他丢

盔弃甲、不断败北。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无能
者呢？”这个设问，这些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至
今，翟继光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回答。

面对记者的采访，翟继光给出了自己的态
度：“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有本事，但是一出这个领域，就发现自己没
本事了。 在大城市里，办事的成本、人际交往的
成本很高、很高。 按正常规则来，走不通。 按潜
规则来，内心又很抵制。 我希望的一个理想状
态是什么呢？ 我希望把自己的本事用在教学
上，而不是把本事用在拉关系走后门上。 ”

沉重的现实境遇， 让休息区的气氛变得
有些凝重。 翟继光“换”了一个愉快的话题。

随着艰难时间的过去， 翟继光一家的生
活开始转好了———

2008 年，他拥有了私家车；隔了一年，在
昌平买了一套 140 平方米的房子； 再过了一
年，评上了副教授。

“买房买车全部靠我的嗓子， 也是蛮拼
的”， 翟继光说，“被诈骗的事情出来以后，欠

了很多的钱，再加上给孩子办户口，生活给我
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课：没有钱不行！ ”

外出讲课，这是一些高校教师赚钱的“门
路”。 还是讲师时，一节课 70 元，一天四节课
共 280 元， 别人觉得便宜， 翟继光也会接下
来，“早上 8 点的课，我 5 点就起床往外赶，一
天下来累得不行”。因为讲得不错、又能吃苦，
这样的机会就没有断过。他粗略算过，一年中
至少有 1/3 的时间在外讲课。

女儿如今在昌平某小学读二年级，“不需
要外出的时候，我就早上送女儿去学校，中午
把她接回家吃饭，下午再送到学校里去，下课
再去接她回家。我喜欢这样的来来回回，在学
校门口等着女儿出来，很开心。 ”翟继光的神
情松弛，那是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今年 5 月 24 日，女儿就整整 8 岁了。 也
许某天，她会看到父亲写给她的这封公开信。

“希望她不要再复制我的人生轨迹，希望
我那封信里的故事成为历史。 ”天色已暗，翟
继光对记者说，他还得奔赴下一个讲课地点。

八部门联合发布庆祝 2015“六一”国际儿童节通知
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者陈俊宇）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全国妇联、中央文明
办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庆祝 2015 年“六
一”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
关部门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的总体部署， 以教育引导儿童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和弘扬
良好家风家教为重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让儿童度过一个幸福快
乐而有意义的节日。

通知提出，要积极开展“学习和争做美德
少年” 主题实践活动； 要大力开展家风家教
宣传展示活动，引导家长注重家风的传承，以
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要依托已建
立的 11 万多个社区（村）的儿童之家、儿童快
乐家园以及 3 万多个乡村少年宫等儿童活动
阵地， 针对留守流动儿童等特殊困境儿童的
实际需求，组织开展关爱帮扶活动；努力为儿
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在全社会倡扬儿
童优先、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的良好风尚。

鲁先平：执着为中国原创新药“破冰”
（上接第 1 版）
西达本胺是鲁先平带领微芯团队经过

１２ 年研发出来的原创新药， 主要对抗淋巴
瘤，目前，对于肺癌和乳腺癌的联合治疗也已
进入后期临床试验阶段。 西达本胺是全球第
一个亚型选择性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
剂。正是因为亚型选择性，西达本胺具有非常
独特的抗肿瘤机制， 比如激活患者抗肿瘤细
胞免疫功能。

目前，同类药物全球仅 ３ 家企业生产，其
中两家在美国，每月治疗费用分别为 ２８ 万元
人民币和 １４ 万元人民币。 而相比之下，西达
本胺每月费用为 ２ 万多元人民币。 在药物使
用方式上，西达本胺也采用口服，而非国外使
用的静脉注射，更加便利。

国家新药重大创制技术总师、 中国工程
院院士桑国卫评价其“填补了我国外周 Ｔ 细
胞瘤治疗药物的空白， 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
的转型升级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中科院院
士陈凯先认为，西达本胺的出现，让中国在这
个领域实现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和部分领
跑。“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打破中国经济转型的
困局，使得中国医药企业从‘仿制’到‘创制’
的梦想得以实现。 ”

擅长“走钢丝”的微芯团队：
科学驾驭风险

微芯生物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基于化
学基因组学的集成式药物发现及早期评
价平台。 对于整个研发链条风险最大的环
节 ， 微芯生物通过这一核心技术去预测 、
评判设计的化学结构 、寻找的靶点 ，是否
具有成药的可能 ， 然后做出科学选择 ，是
继续开发还是尽早放弃 ，浪费最少的钱和

最少的时间。
“微芯生物是原创新药的冲浪者，因为

我们懂得全基因组表达， 计算机辅助结构
设计、基于信息学的数据挖掘，从而得到强
有力的预测性数据。 即使我们成功几率只
增加百分之五十， 那也意味着我们成药的
机会就比别人多一倍， 花的钱会远远比别
人少。 ”鲁先平说，他们“烧”的钱至今不到
１０ 亿元。

即便如此， 筛选发现理想的分子化合物
仍然困难重重，工作量堪比大海捞针，鲁先平
用“天一样大的漏斗”来比喻：２０００ 个化学分
子，针对 １８ 个靶点，就会形成 ３６０００ 个数据
点，每个靶点做几次重复试验，仅仅是为了筛
选出一个可靠的数据，就要进行 ３０ 万个试验
点，从一个无限大的口，通过不断试错、不断
收紧，从中可选出一两个合适的化合物，很多
时候一无所获。

找到“资本接力棒”是微芯面临的另一个
挑战。 虽然成立之初，微芯生物拿到一笔 ６００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但对于原创新药研发需
要的巨量资金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新药研发周期长、风险大，加上早期没
有漂亮的财务数据，上市遥遥无期，公司融资
遇到很大困难。”鲁先平说，为了给自己造血，
２００６ 年，微芯生物决定将其正在研发中的西
达本胺在国外进行专利授权， 帮助企业尽快
获得资金支持。

随着跨国公司认可核心技术， 以及产品
开发进入风险可测阶段， 微芯生物的投资价
值逐渐得到认可，前后经历 ６ 轮融资，政府医

药研发专项资金也不断“雪中送炭”，微芯生
物终于“扛”了过来，预计未来 ５ 年公司销售
将达到 ５ 亿元。

“鲁博士”的梦想：推动中国
原创新药“春暖花开”

被问到 １４ 年来遇到的挫折和困境，鲁先
平只是微微一笑，“这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讲清
楚的。”创业的艰辛、科研的漫长，这些都是意
料之中的事情。鲁先平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冷
板凳坐 １０ 年，寻找资金四处碰壁，这些都不
在话下。

２００５ 年前后，５ 个创业伙伴中有两位因
待遇和家庭而离开微芯生物，这让他“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压力”， 但鲁先平没有乱了阵脚。
朋友李志斌回忆说， 当时鲁先平经常跑去酒
吧里点上一支雪茄，“闹中取静”， 思考对策，
一坐就是半天。

最让鲁先平介意的是国内原创新药的软
环境。 ２００７ 年，国家药监部门对微芯研制的
糖尿病新药提出临床二期做动物致癌性试验
的全新要求，这意味着更大的成本投入，药物
上市要延后四五年，企业“命悬一线”。 虽然，
微芯生物穷尽办法， 最终按照监管部门的要
求完成了试验，但代价巨大。

在鲁先平看来，中国有优秀的科学家、
良好的制药基础，但模仿取代了创新，只能
通过价格竞争谋取非常少的利润， 处于医
药产业链低端， 只有探索建立新药研发生
态的良性循环， 才能点燃中国医药行业的
创新热情。

北京常住人口突破 ２１５０ 万
超半数聚集在五环外

据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２２ 日电 （记者任峰）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２１
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４ 年末， 北京常
住人口为 ２１５１．６ 万人，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增加
３６．８ 万人，增量减少 ８．７ 万人。 人口分布呈圈
层向外拓展的趋势，即由二、三环内向四环外
聚集。 其中，三环至六环间，聚集了 １２２８．４ 万
北京常住人口， 占全市的 ５７．１％； 五环以外
１０９８ 万人，占全市的 ５１．１％。

统计显示，２０１４ 年末， 北京常住外来人
口为 ８１８．７ 万人，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增加 １６ 万
人，增量减少 １２．９ 万人，增速为 ２％，比上年
下降 １．７ 个百分点。

第四届“中科杯”
全国软件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者甘皙）今
日， 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
“中科杯”全国软件设计大赛在京启动。 自即
日起至 6 月 15 日，选手可自由组队并登录大
赛官方网站报名。

全国软件设计大赛自 2009 年起，每两年
举办一届， 面向中国内地和港澳台所有在校
学生。 本次大赛的时间是从 2015 年 5 月到 9
月上旬，获得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的团队
成员将有优先被录取进入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攻读研究生的机会。

贵阳居民楼垮塌
遇难者人数升至 10 人
5 月 22 日， 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抢险救

援。 当日，贵州贵阳垮塌楼现场救援工作继续
进行。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发现 10 具遇难者遗
体，仍有 6 人失联。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仲哥的“三多”
仲哥名叫胡连仲，今年 53 岁，是太原铁

路局秦皇岛西工务段秦东线路车间维修二组
养路工。 干巡道工，他坚持多走一步、多看一
眼、多查一处。

每天清晨，他就会走上线路，查看轨枕经
过一夜车轮碾压有无异常。哪个区段钢轨容易
折断，哪个转弯处扣件容易松动，哪个接头处
夹板容易断裂，他都细细记在本上。 冬季冻害
严重，容易发生“三折”，他坚持对每根钢轨、辙
叉、鱼尾板进行敲打，做到寸铁不漏。 干防护
员，仲哥身上总带着《防护员工作标准》和《作
业安全卡控制度》，没事的时候就看上几眼。每
次上线作业他总是对其他防护员千叮万嘱：
“看似小问题，却人命关天，不按标准防护，会
酿成大事故啊！ ”常听他的“唠叨”，慢慢地，大
家就都养成了自觉行为。今年 1 月 27 日, 管内
发生红光带，从上午 9 时开始，他和工友们冒
着 6 级寒风、零下 12 摄氏度低温，坚守 9 个多
小时，处理完故障，远处已是万家灯火。 “干养
路的活儿，必须精细再精细，分毫不能差。 ”说
这话时，他一脸的严肃。 （何乃铖 曹建祥）

（上接第 1 版）

谨防政策大起大落带来 “二
次危害”

“砍掉现有的桉树林，种什么树能在四五
年内形成现有的森林规模和效应？ 这对水源
涵养的危害会更大。 ”———谈及一些地方的
“限桉”做法，项东云如此反问。

一些专家认为， 速生桉快速扩张及其带
来的生态负面效应与政府在决策之初缺乏对
产业的长期调研、规划布局有着重要关系，而
在桉树已对森林资源格局、农民增收、产业发
展等产生重要影响的当前， 如果政府又大力
主导禁桉限桉，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带
来更大危害。 “相比于直接砍掉或禁种限种，
更好的处理方式是通过规范经营方式对既有
桉树林进行改造。 ”项东云说。

温远光表示，长远来看，为解决桉树产业
存在的问题， 应在系统调研基础上出台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桉树发展规划、 经营管理规程
和生产技术标准，使造林者有章可循。

（新华社南宁 ５ 月 ２２ 日电）

因为 2007 年一封网上热传的“吐槽信”《爸爸是个无能的人》，今年 5 月，写信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翟继光被邀请进了中南海———


